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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到来的日
子。但是诗人罗门过世的消息还是让
海南岛上的人们感到突然和神伤：
2017年1月18日清晨6时，罗门在台
北走完他90岁的人生，19日消息传回
他的故乡海南，岛上文化艺术界人士纷
纷发文追思。晚年的罗门笃信基督，

“命，上帝让我们暂时享受，有一天，他
总要把他拿走；留下了爱和家园，这件
事把我们的心伤透。”罗门留下夫人蓉
子守着家园，留下我们怀念他，而他自
己，却先行一步了。

罗门，原名韩仁存，台湾著名诗人，
1928年生于海南文昌，曾任台湾蓝星
诗社社长、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出
版诗集、论文集、创作大系书近四十种，
被誉为都市诗之父、现代诗的守护神、
战争诗巨擘。早期出版的诗集有：《曙
光》《第九日的底流》《死亡之塔》《隐形
的椅子》《罗门自选集》等。曾获得首届
蓝星诗奖，1966年以《麦坚利堡》一诗
获菲律宾总统“马可仕金牌奖”；1969
年获菲律宾总统“大绶勋章”，和蓉子并
被称为“中国杰出的文学伉俪”……他
曾经不断奔走于海峡两岸，致力于文化

交流，为此做出很大贡献。2007年，在
海口落建而成的“图象灯屋罗门蓉子艺
文研究中心”。2012年，他以“台湾现
代主义诗歌巨擘”，在故乡海南获首届
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

罗门在故乡海南留下他最后的背
影是2015年3月。那时的罗门已经患
病一段时间。本来就体瘦的他此时佝
偻着腰，走路却依然轻快，声音依然那
么洪亮，眼睛依然闪耀着光芒，让人感
到他生命力的不同寻常。回想起来，这
是他最后一次回到他和蓉子在海口的
灯屋，回到他们共同营造的诗国。罗门
以诗歌著称于世，然而，除写诗和诗论
外，罗门极其重视自己作为“台湾现代
装置艺术”的鼻祖之称誉。每次见面，
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装置艺术
以及他对当代艺术的独特见解。坐落
于台北泰顺街的“灯屋”是罗门先生的
杰作，而2007年在海口落建而成的“图
象灯屋罗门蓉子艺文研究中心”则将罗
门与蓉子一生创作的心路历程与成果，
以及宝贵的历史回忆一一呈现，让人从
满屋的图像和书籍中感受到灯屋的独
特韵致。走进神奇的“图象灯屋”，就是
走进了罗门的诗歌与艺术世界，走进他
的理想国。

灯屋：“诗国”的航站码头

忆及罗门，不得不说的是他所创造
的“图象灯屋”，分立于台北和海口。
2009年之后，罗门与夫人蓉子回乡的
次数多了起来，每次，到罗门位于海口
丽晶路上的“图象灯屋”已然成为海南
文化人的一种记忆，韩少功、孔见、李少
君、马良、刘运良、关向东、王锐、巨东等
等海南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曾造访灯屋，
都曾在这里与快嘴罗门有过热烈而欢
快的交谈。罗门将他在台北的“图象灯
屋”克隆一个置于海口，让未能到台北
的故乡人感受到灯屋的内涵与魅力，直
接感受他作为一个敏感诗人对艺术的

想象。
走进罗门在海口的“图象灯屋”，首

先入眼的便是门后挂着的“图象灯屋罗
门蓉子艺文研究中心”金色牌匾和用宣
纸裱挂起来的“图象灯屋”四字。进门，
小屋不大，三室一厅，除一间用作卧室
外，其他皆当陈列馆，简洁且温馨，令人
感觉像是走进一间小型家庭博物馆。
大厅里，墙面上是一幅立体感十足的台
北“灯屋”照片，地上摆满了各式海报和
书籍，墙上挂满了充满时代感的照片和
罗门亲笔写的诗话语录，角落里放置着
几盏欧式街灯，音箱在不断循环播放贝
多芬的交响曲……

记得罗门先生说过，世界上最早开
始做装置艺术的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
代的欧美艺术家史维特，而他的“灯屋”
是1955年开始筹建的，是台湾最早，也
是世界较早的装置艺术作品。至于风
行世界的“装置艺术”名称，则是在
1970年才提出。

他将“灯屋”定义为“具有诗意内涵
的装置艺术作品”。“灯屋透过装置艺术
观念以废弃物所建构的具有诗意的人
文生活空间，显已是地球上特别溢流着
诗与艺术美感与引起注目的‘家屋’。”
从1955年创始，到1973年在台北市泰
顺街新址进一步拓展成具有小型装置
艺术博物馆的形态，罗门无形中成为了
世界上“装置艺术”、“贫穷艺术”与“环
境艺术”较早的创作者。如今，海口的

“图象灯屋”依旧散发着主人的气息，静
静地等待罗门调皮的“造访”，听他讲述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罗门的灯屋是具有诗意内涵、人文
精神与后现代风格的艺术品，他十分推
崇极简主义大师林寿宇，称其是“最伟
大的艺术家”。林寿宇（1933年1月31
日－2011年12月31日），字木生、号丁
山、又号汝杰，出生于台湾台中，是台湾
艺术现代主义中的大家。林寿宇的作
品是理性、几何与纯粹媒材的创作，是
个纯正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他的绘画

笔触柔美而古典，喜欢大块留白，即兴、
冷静、精准、和谐，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当
代艺术的发展。

与林寿宇一样，罗门也有着让“具
象”“抽象”“超现实”“象征”等艺术表现
精神形态在美的建构中呈现出后现代
风格艺术品的情怀。“灯屋是具原创、独
创、前卫、尖端、终极、多向度与总体性
的思维倾向，具体呈现我‘第三自然螺
旋型架构世界’艺术美学理念；是航向
我‘诗国’的航站码头。”

台湾著名诗人管管在参观海南“图
象灯屋”后，在留言簿中写下了这番感
言：“灯屋装置艺术完成时，世上尚无装
置艺术，这是先行者、是先知、是诗与艺
术之装置艺术。罗门与蓉子是诗的中
国之白朗宁夫妇，是诗的结合！艺术之
结合！”

诗话：具指标性的“语路”

1939年2月，日军侵琼，11岁的罗
门与家人离乡别土，辗转广州到杭州。
14岁那年，罗门考入“杭州空军幼年学
校”，6年的准飞行员学习，罗门的身心
得到前所未有的成长。学校经常上演
戏剧和音乐会，激发了他对艺术的兴
趣。罗门18岁开始写诗，当上飞行员
后一度停止创作，但飞行时所感受到的
没有封顶的天空和俯瞰大地时的壮阔，
一直激发着罗门“诗的生命”，以致于他
后来的诗作大气磅礴，气象万千———

“饮尽一条条江河/你醉成满天风浪”
（《观海》）。

每次与罗门交谈，他都会自豪地夸
赞自己年轻时足球踢得特好，还不时地
做一些危险的弹跳动作，完全不像一个
80多岁的老者。1951年罗门不慎踢坏
了腿脚，他不得不终止飞行生涯。
1952年，罗门进入台湾“民航局”图书
馆工作，得以阅读大量书刊，“诗的生
命”再度复苏起来。次年的端午节诗会
上，罗门邂逅了祖籍江苏扬州的女诗人
王蓉芷（即蓉子）。1955年4月14日，
他们在台北结为伉俪，婚礼上浪漫的诗
朗诵，成为罗门津津乐道之事：我娶到
了台湾诗坛第一把交椅！每当这时，江
南女子蓉子只是在一旁微笑，任罗门吹
牛去。

飞行员出身的罗门日后成为大诗
人，他说：“学位不等于有学问，学问不
等于有思想，思想不等于有智慧；而真
正伟大的诗人与艺术家，是在智慧中放
出智慧之光的创造者。”；“诗与艺术将
人类世界与一切存在升越到美的巅峰，
迈向‘前进中的永恒’！”；“美的心灵如
果死亡，太阳与皇冠也只好拿来扎花
圈；诗与艺术在我看来，它已成为一切
完美事物的镜子，并成为那绝对与高超
的力量，帮助我们越过‘上帝’与尼采争
论的地界，而从一切复杂性与集体性的
层阻中逃回纯粹自我的领域。”……

罗门将他的这些睿智的灵光的诗
话语录用自己独特的书法书写，成为

“图象灯屋”的一个重要构成。这些诗
话语录不仅是他半个世纪以来在艺术
探索中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是罗门“迄
今走着的这条是不少作家也一直在走
的具指标性的‘语路’”。

著名评论
家谢冕曾发出
这样的感叹：
“罗门的天空
是浩瀚而神奇
的，他的奇思
和幻想，令批
评家感到了追
逐的困窘。”而
今，这位特立
独行的诗人，
已经到天之诗
国去了。

诗人罗门，门关了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通讯员 周梦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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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诗人罗门生前在海南大学进行学术演讲（2005年）。 海南日报记者 陈德雄 摄


